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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谷的活动上，第一次见到周杰。他
远远地走来，巴拿马帽、廓形良好的白衬
衣，有种让人不由往后一颤的强大气场。
简单交流后，你又不禁想要向前靠近，因他
浑身散发的温和磁场。

直觉告诉你，眼前这个人，有故事。
让人惊喜的是，故事的后半段，或将和崇
明有关。

前几年，上海歌剧院成立60周年，周杰
为歌剧院周年庆典做舞台设计。这是第几
次为这个舞台策划，他已记不清了，只觉心
中热情仍在，初心未改，不禁心头一热。

这是周杰工作了30余年的地方。
自 1989年从上海戏剧学院毕业后，周

杰一直在歌剧院做舞台设计。舞台剧上演
时，周杰总是在台下注视着台上，幕起幕
落，他始终被舞台的时空变幻深深吸引。

不过，起步之初并不那么如意。周杰
是高中时代的学生会主席，是同学眼中的
大才子、校园里的风云人物，有才华也执
着，一心投考舞台美术专业。没想到，连续
两年投考失败，一方面挫了一下锐气，另一
方面又激起更强的斗志。他也曾被司法机
关相中，但他放弃了法院抛来的橄榄枝，差
点因此无法再报考艺术。

以当时的情境，坚持是半敌半友。但
周杰想得很清楚，无论如何挫折坎坷，都要
追求艺术梦想。好在，后来他终于实现“心
之所向”，考上了全国重点院校，上海戏剧
学院舞台美术设计专业。

周杰当年师生一群，简直就是浪漫、
理想和纯情的化身，追求艺术的高尚纯
粹，扎进艺术的时光，至今令他刻骨铭
心。白驹过隙，大学时代的美好岁月告
终，同窗好友纷飞各处，迎接他们的是现
实社会的种种挑战。

进入上海歌剧院工作后，周杰遇上了
有才华的青年编导，灵感与妙想碰撞，大家
三天两头聚在一起聊创作。“90年代初，传
统民族舞剧一统天下，我们探索舞蹈的内
容和形式，以及舞台美术视觉语言的现代
创新，探索中国现代舞的创作表达，回头
看，很有前瞻性和实验精神。”周杰回忆，当
时正处于全国经济文化的改革期，很多国
企改制，文化产业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低迷，
曾出现过演出时，舞台上的演职人员比观
众还多的“悲壮”局面。满腔抱负无处施
展，不少年青演员选择出国或辞职。

偶尔，舞台剧的不景气也会困扰到
他。周杰有惺惺相惜的朋友，他们是有感
应的，有一位从海外归来，跑到歌剧院找周
杰，邀其从商。也有朋友欣赏他的才华，拉
他开公司。但都被周杰婉言谢绝。他很清
楚，商业中需要做的平衡和博弈，远不是舞
台上这样简单的事。“我不想被日常的繁杂
事务所困，也不希望被商业利益所扰。消
磨其中，不如去做一些凭自己的兴趣能够
做好的事。艺术和舞台设计，是让我有满
足感的工作。可能钱赚得不多，但能满足
我创作的欲望，这是属于我自己的骄傲。”

周杰再一次从心所欲。当然，他也不
是真的“骄傲”。做舞美，要有合作精神，他
拿出极大的耐心。“把简单的剧本、原始的
曲谱，进行再创作，变成实际的舞台场景。
完成一部剧，最快也要三四个月，磨得久一
点要几年。你没法一个人完成所有，得跟
导演、编剧、灯光等不同的人合作。”

工作之余，他去了次西藏，待了三个
月。回来后，念念不忘，于是同友人又去了
一趟。“驾车穿梭在雪山峡谷间，藏区纯净
的风景，带来心灵的宁静喜悦。牧区藏民
千里跪拜，满脸尘土却眼神纯净，他们对宗
教的虔诚，令人动容。”先后两次进藏，带给
周杰最大的收获，是与佛结缘，这莫不过一
种超拔于现实的解放。

或许是岁月的沉淀，或许是信仰的加
持，周杰更坚定了。他不着急，等得起。

周杰交了好运，命运也格外网开一
面。周围不少同学接到烂片，或不幸被制

作方逃票，他却已经有了数量可观的满意
作品。

比如，90年代末舞台剧复兴，国际级大
型歌剧《阿依达》，在上海八万人体育场演
出，周杰作为道具总监参与其中，负责舞台
道具布景设计，他建议在歌剧结尾加入梁
祝化蝶的意境处理，增加东方意蕴，得到导
演组的高度评价。又比如，担任话剧《开放
夫妻》的舞美和封面设计，这部根据诺贝尔
文学奖得主特里奥·福的剧本改编的话剧，
是其在国内最早的演出。导演郭小男因周
杰的舞台设计和建议，修改了话剧的结尾。

舞台剧，一部部做。此时，电视媒介
进入发展壮大期，周杰接到创作音乐电视
文艺专题片的邀约，由此从舞台剧跨界影
视，帮助导演拿下了全国首届 MTV 大赛
的金银大奖。导演捧回大奖后，成了MTV

“专业户”，周杰在影视圈的名声也随之水
涨船高。

之后，他参与电视连续剧《画魂》拍摄，
和关锦鹏导演合作后，让他在香港电影圈
有了好口碑，也促成了之后和王家卫导演
的合作，迎来了事业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周杰家的墙上贴着电影《一代宗师》
的海报，王家卫是导演，他是场景美术设
计。电影中精致、美轮美奂的金楼便是他
的作品。

场景搭在广东开平，周杰在那儿待了
整整四个月。“王家卫是一个很特别的导
演，他充分尊重美术部门的创作自由，我们
不用担心时间问题，可以去找尽可能完美
的效果。”

熟悉王家卫的人都知道，他的电影，每
个场景的布置、每个演员的造型，都讲究至
极。对于金楼的要求是，“打造一个很豪华
的场景”，以话少著称的王家卫算是给了方
向。换作资历浅的，可能接不了招。好在，
周杰有舞台设计的专业功底，也有绘画功
力的扎实支撑，他足以应对。

周杰花了大量时间，海量寻找视觉和
文字资料，研究电影人物和时代背景。“只
有下足功夫，才能更准确地抓住人物的精
神内涵。电影场景在广东佛山，那个年代
有很多岭南建筑，和徽派建筑不一样，设
计有些夸张。比如金楼纸醉金迷，就得大
量用金箔贴、雕花等细节。窗玻璃是西洋
进口的，彩色玻璃在光透过的时候颜色很
漂亮。”

花厅西侧立面图，美人靠，花窗正视图
……周杰亲自设计，把心中的场景画成方
案图，再把方案图变成实物。这需要极大
的想象空间，也是周杰认为这份工作的魅
力所在。他带着六七位助理，三四十名工
作人员，让雕梁画栋的金楼平地而起。

他驾车去佛山、深圳，各处搜罗符合场
景的古物。“完全恢复到那个时代不现实，
但要尽量接近。”周杰对古物颇有研究，这

让他轻松过关。
要做有年代感的老旧玻璃，当时组里

没人会，周杰却有过制作经验。用半透明
的溶剂，把浓缩的颜料调开，画在玻璃上，
凝固后变成透光的彩色玻璃。

为金楼做墙纸，改了十几稿。“改到后
来，助理十分无奈，在改版上写‘吐血版’

‘终极吐血版’‘吐血再吐血版’，我看了笑
喷了。”周杰说，“有时候检讨自己是否太严
格了，但没达到想要的效果，似乎总过不了
自己心中的那关。”

无疑，在“寻找最好的表达可能”这点
上，王家卫和周杰是印心的。

什么是好的美术设计，周杰有发言
权。“一个空间环境，是跟这个人物的性格
和命运息息相关的。空间环境是这个人物
外在世界的一个投射。”

后来受邀在上海震旦博物馆做电影美
术讲座时，他也说过，“好的设计，看起来要
像没被设计过，是自然形成的感觉。要让
演员觉得，一进入这个空间，就能入戏。”

周杰确实做到了，不只是说说而已。
电影尚未开拍，影视基地的负责人就和王
家卫商量，金楼拍完能不能不要拆，留给他
们。《一代宗师》的主演在接受采访时说，

“金楼真的很漂亮。进到里面真是吓一
跳。哇……工程浩大啊。”“木制的墙面，手
工的雕花，包括楼梯扶手，都是用金箔去包
裹。用金碧辉煌去形容它，可能都不足以
表达它繁华的状态。”“站到那个场景里面，
可以很直接地就投入进去，我觉得帮助演
员很多。”

面对成绩，周杰是清醒的。他清楚过
去只代表过去，懂得适时让一切归零。他
也深谙，“真正的电影美术，是一门需要深
厚储备和功底的匠人艺术。而一名好的美
术设计，一定是杂家，懂得越多越好。”

因此，除了完成专业工作，他在储备更
大的能量，投入到他更大的绘画和艺术创
作中。他坦言，自己更喜欢待在工作室，有
灵感便执笔作画，若没有便看书喝茶。

多年前，香港的欧阳应霁先生，要采访
两岸三地的艺术家，其中一站便是周杰位
于闵行的家。欧阳应霁在书里写道：“厚重
稳当的木头餐桌，一起去挑钟爱的老式旧
家具，还有周杰爷爷宁波老家的家传老橱
柜和盛器……”流动着艺术感的空间，其实
早就在众口相传下，成了圈内朋友喜爱的
去处。

彼时，恰逢周杰参与电影《平地》的摄
制，同时又要为上海歌剧院的年度公演歌
剧《雷雨》通宵达旦搭布景。欧阳应霁只
见到了周杰的太太梁晖。这个空间，便是
周杰和梁晖共同打造的，在城市中属于他

俩的“深山”。
忙过，自然更懂“闲”的妙处。必须承

认，有一类人是懂得控制生活节奏的。“周
杰和梁晖会跑去老家具店，不为收藏什
么，和经验丰富的店老板聊天。也会不慌
不忙乘火车到杭州去，看看湖光水色，找
好的餐厅尝尝鲜，无目的地逛，散步赏心。”

去年，周杰夫妇把这份“闲情”，带来
了崇明岛。他们在向化镇春光村，租了一
个宅地，落成了一处新家。崇明的家，白
墙黑瓦，前后两栋楼，楼间有天井。不落
俗的设计，在崇明普通的民房中，尤其突
出。

推开木质院门，踏进周杰家，感叹采
光极好，原来是托了浅色地坪的福。拱形
隔断连接天井，天井里的户外楼梯，直通
北楼二层，一座“天桥”又将两楼相连。门
窗的颜色，从不协调的木头色，改成了黑
色。栏杆选用简洁的，因为这和白墙黑瓦
更搭。南楼顶部是正方体阳光房，可以在
里头晒太阳、喝茶、画画，往南望去，是一片
稻田，视野很好。经手过比这繁杂百倍的
设计，对度假房的装潢，周杰驾轻就熟。

“崇明岛和市区有种若即若离的感
觉，这是岛屿具备的独有特质。”早在 2008
年，周杰和朋友坐摆渡来崇明岛游玩，就
爱上了这片岛，这为日后搬来崇明岛埋下
了种子。

或许，还要更早一些。20年前，巨鹿路
的一家小店里，周杰仔细端详着一件 T
恤。T恤上印有一副钢笔速写，夏日装束的
小男孩，在木头桥上，拿着树枝弯下腰，往
桥下潺潺流水伸出手去，周围则是一片乡
村风貌。

周杰被T恤上的画面深深吸引。这让
他想起，小时候在宁波爷爷奶奶家度暑假，
在乡下田野中，玩得很疯很开心。他记住
了很多片段，随风而动的麦田，清澈的河
水，头顶上方的云卷云舒，仿佛宫崎骏漫画
里的场景，让人感到自由放松。

“来到崇明，这些感觉又都回来了。在
长江口上，行至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躺在
露台上，看星星、听虫鸣鸟叫，感觉特别
好。”周杰因此给崇明的家取名为“虫鸣小
筑”。兴致来了，索性走进田里，把那些虫
鸣声录下来，“音乐并不只有巴赫、贝多芬，
也可以是大自然最纯净的声音”。

有一次，周杰的侄女带着她的儿子来
崇明小住几日，周杰带他们去田野里走走，
侄女的儿子见到有小飞虫便说，有虫子，我
们回去吧。周杰哭笑不得。“现在很多孩
子，宅在家里，和电子产品为伴，没有和大
自然的亲密接触，真的挺可惜的。”

在“虫鸣小筑”，周杰可以更安静地思
考问题，或是酝酿艺术创作。能“打扰”这
份安静的，或许只有他家的猫了。

“我家有 5只猫。九爷是元旦的时候，
在崇明捡的，救了一个礼拜才活下来，是家
里唯一的公猫。另外4只都是母猫，我叫它
们‘四大美人’。”聊起猫，周杰忍不住笑，边
说边抱起其中一只，“这是玛雅，五代以上
的宠物猫，对同类很凶，跟人很亲。早上玛
雅从这儿走到那儿，明明可以直线走过去，
偏要绕S型来走，太好玩儿了。”

前段时间，周杰的朋友在做帮流浪猫
狗过冬的艺术品拍卖活动，他自然要拔刀
相助。画了小九和玛雅，惟妙惟肖，神韵自
在。看到画你会认同，这不是绘画的技巧，
而是心灵上被打动的东西的呈现。

他也把自己的画拿出来，参与崇明抗
击疫情的拍卖活动。他说这只是和崇明连
接的开始，已经有朋友建议他把优秀的舞
台剧带到崇明，他当然乐意这样做，只待机
缘到来。

机缘没到的时候，他也总有很多事情
可做。把玩有年代感的手工制品，“似与古
代匠人声气相通，隔空交流”；扛着油画箱，
去南坝画夕阳，“用微醺的笔调，将坝上的
夕照留住”；和太太一起种菜，品尝“人间有
味是清欢”。

他庆幸自己在崇明有家，那些乡野中
的美感，城市里的人“看不到”。有天晚上，
周杰睡前去把院门关上，往外一瞥，一轮明
月。他嘴角上扬，“闲”字的繁体写法，正是
在家门口忽然看见月亮。

周杰周杰：：忙里偷闲见月明忙里偷闲见月明

周杰，笔名周知禅。1965年出生于上海，1989年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现任上
海歌剧院舞台美术设计。周杰的创作涉及绘画、雕塑、艺术装置、电影、舞台剧、展
览设计及公共空间艺术。他参与过的项目有超大型歌剧《阿依达》、电影《一代宗
师》、第九届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开闭幕式等。近年来作为艺术总监，策划并导演
了苏州奕欧来购物村的开幕大秀和多个高质量的舞台演出以及浙江乌镇的旅游艺
术展演项目。同时，他的绘画、雕塑、装置艺术作品参加多个当代艺术展及公共空
间展出并被收藏。

只为心之所向

有时也爱跨界

闲者便是主人


